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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象喻式表达的美感
蒋 寅

奥登说： “对于批评家， 唯一明智

的做法是， 对他认定的低劣作品保持沉

默， 与此同时， 热情地宣扬他坚信的优

秀作品， 尤其当这些作品被公众忽视或

低估的时候。” 我也同意， 对那些平庸

作品可以忽视， 但有时那些作品会被某

些别有用心的批评家吹捧起来， 这时我

们就不能坐视了。 我们会感到那是对我

们智力的冒犯， 感到我们的判断力被侮

辱 ， 就像有人当面嘲笑我们是傻瓜一

样。 没错， 那些批评家的奉承不是在作

者的家宴上， 而是在公众媒体上说的，

那就是当面在嘲笑我们。

奥登曾说： “要提高一个人对食物

的品味， 你不必指出他业已习惯的食物

是多么令人作呕———比如汤水太多、 煮

过头的白菜， 而只需说服他品尝一碟烹

制精美的菜肴。” 在许多普及教育和传

播文化的场合也是如此， 只要提供一种

更宜人的对象让人尝试 、 选择就可以

了， 不需要更不应该去批评甚至取消别

人习以为常的宗教、 风俗、 习惯， 那只

会招致反感、 对立和抵触。 很多以文化

或文明优越自居的人都不懂得这一点，

所以往往以失败告终。

普鲁斯特的小说 《追忆逝水年华》，

直译是 《追寻失去的时间 》， 但作者如

果知道中文这样译， 一定会深受感动。

因为抽象的时间概念被冠以有出典的

逝水意象———孔子：“逝者如斯夫。” 生

命的流逝被具象化了； 同时， “年华”

本身就是个由比喻性意象 （华=花） 固

定下来的名词 ， “逝水年华 ” 的诗性

意味较之 “失去的时间 ” 是不可同日

而语的 。 这就是汉语的象喻式表达特

有的美感。

古典音乐界的本真演奏， 曾经很流

行过一些年， 近时已趋于沉寂。 理由很

简单， 本真演奏所使用的乐器， 相比今

天的乐器来， 表现力终究是要逊色的。

如果没有表现力的提升， 二百年来的乐

器改进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我还是很喜

欢听本真录音， 觉得可以了解作曲家想

制造什么样的音乐效果。 如果莫扎特、

贝多芬的时代已有现代乐器， 他们写出

来的音乐一定不同于现存作品的。 这就

是本真演奏的意义所在。

巴洛克时代的音乐家， 作品数量都

比现代音乐家为丰富， 巴赫的数量已经

够多的了， 但维瓦尔第和泰莱曼还要更

胜一筹。 我听泰莱曼的唱片不多， 主要

是一些协奏曲和奏鸣曲。 窃以为， 认识

一个音乐家的伟大和深刻， 有时通过独

奏作品最为便捷。 相信没有人会否定巴

赫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 《帕提

塔》 以及六首大提琴奏鸣曲的伟大， 这

些独奏作品展现的巴赫有时比他那些宏

大的管风琴曲更丰富、 博大和精邃。

在音乐爱好者的微信群里聊天， 惊

讶地发现彼此对乐器表现力的看法有很

大出入。 按我的理解， 表现力是一个指

称乐器再现音乐作品的综合能力的概念。

其中音程的覆盖面、 音色的丰富性、 音

量的大小应该是最主要的素质指标。 由

此而言， 没有一种乐器的表现力能和钢

琴相比。 钢琴可以演奏人声可及的全部

音域， 据说玛丽娅·凯莉 （Mariah Carey）

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唱遍七个 8 度的歌

手， 能唱出只有海豚才能发出的高音！

钢琴就是能演奏七个 8 度的乐器。 钢琴

可以同时演奏不同的声部， 可以同时发

出不同声高的乐音， 因此可以改编交响

曲和歌剧作品来演奏， 其他的乐器没有

谁能做到这一点。 钢琴的音量和音色变

化之丰富也不是其他乐器可以比拟的。

中国古琴虽然能弹出一百四十多个音，

远多于钢琴， 但音量和音色的变化就无

法相提并论了。 或许有人说， 以这个标

准管风琴岂不比钢琴表现力更强大， 是

的 ， 毫无疑问 。 管风琴可奏出九个 8

度 ， 可以模仿交响乐团各种乐器的声

音， 其表现力自然是超过钢琴的。 但问

题是管风琴似乎已不宜视为单件乐器。

从管风琴诞生之日起， 它要发出声音就

需要多人同时操作， 直到近年经过电子

化的改造才简便了许多。 一件能模仿各

种乐器的乐器， 就像现在的电子琴， 可

以代替一个乐队演奏， 谁还将它看作是

一件乐器呢？ 只能说是集多种乐器于一

身了。 如此看来， 说钢琴是表现力最强

大的乐器， 应该没有问题吧？

以前在京都大学客座时， 听平田昌

司教授讲过一个笑话， 说上课讲了半天

后现代 （postmodernism）， 快下课时问

大家明不明白， 有什么问题， 一个学生

弱 弱 地 问 ： “ 那 什 么 是 现 代

（modernism） 呢 ？” 做老师最让人沮丧

的经验就是， 你要教给学生与学历水平

相称的知识， 结果你发现他们更需要的

是补习更基础的知识。 你要给硕士生讲

唐诗的技巧和意境， 结果发现他们连近

体诗格律都不懂； 你给博士生讲怎么写

论文， 结果论文交上来， 首先要替他们

改的是标点符号和注释格式。 很难想象

一个羽毛球选手进入少年队或青年队，

连握拍的动作都不正确。 为什么中文系

的学生念到研究生了， 还不懂得读唐诗

和写论文的基本知识呢？ 看来我们的教

和学两方面确实都存在不少缺失。

常人对音乐发烧友的理解就是追求

完美声音的人， 这是不对的。 发烧友之

痴迷于器材 ， 一如吃货之于美食 ， 不

一定要高大上 ， 而是追求品级范围内

的完美效果 。 就像陆文夫 《美食家 》

的主人公， 大清早起来乘黄包车赶去吃

头汤面， 一碗阳春面也可以达到美食的

上乘境界。 美食乃是一种精神， 发烧也

是一种精神。 没有所谓终极的完美， 只

有特定条件下的完美。 家门口五块钱一

碗的小馄饨可以有小馄饨的完美， 名店

350 元一例的鲍鱼鸡也不一定有鲍鱼鸡

的完美 。 条件有限 ， 不如多投资于软

件 ， 器材差不多就行了 。 毕竟音乐第

一， 旅途中听听手机里的音乐也可以。

一旦沉浸到音乐中 ， 常会忽略播放效

果， 散步时甚至脑放也会很愉快， 步幅

都伴有韵律感。

看到布鲁诺的这句话： “当我们把

上帝称作第一本原和第一原因时， 我们

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事物； 当我

们谈到自然中的本原和原因时， 我们则

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事物 。 ”

（《论原因、 本原与太一》） 我恍然觉得

他好像是在说西洋美术的焦点透视和中

国美术的散点透视的差别。

潘德舆 （1785-1839） 的格言集

《念石子》， 介于清言和家训之间， 很有

些精彩的议论。 其四十三则曰： “天下

有使人信之道， 而无使人必信之道。 夫

使人必信者是己疑人之不信也， 己疑人

之不信而人之不信至矣， 是己启之也。

故君子之信断疑， 小人之信贼信。” 此

所谓 “信之道” 和 “必信之道”， 实际

上就是真理和信仰的差别。 真理是可以

被质疑的， 而信仰则不可以。 因此能否

被质疑， 是真理和信仰的分水岭。 可质

疑的真理接近科学， 不可质疑的信仰邻

于宗教。 这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波普所说

的 ， 凡不可证伪的命题 ， 就不是科学

的。 潘德舆说君子之信断疑， 就是解决

你的疑惑， 通过证伪来使自己成立； 小

人之信贼信， 则是一味玩弄别人对真理

的信任， 而不让人质疑， 最终使真理流

为盲目的信仰。 一百八十年前的人， 能

具此认识， 不能不说是真有灼见。

尊为龙，龙为尊
江 青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 在纽约搞表

演艺术的东方人屈指可数。 到纽约后不

久 ， 由于不同的因素认识了这一帮甘

心苦熬、 乐此不疲的群体， 尊龙是其中

之一。

七十年代末期 ， 尊龙想当舞台导

演 ， 排 David Henry Hwang （黄哲伦 ）

编写 ， 只有两位男演员的舞台剧 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 他自导自主演

外， 邀得 “江青舞蹈团” 的一位美籍华

裔男演员 Tzi Ma （马泰） 合演。 知道我

舞团有工作室在 SoHo， 希望在我不用

时可以借给他们免费使用。 我深知表演

艺术工作者的艰辛贫困， 所以不假思索

地一口应允。

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 的剧情

是讲十九世纪后半期， 一位从事中国舞

台传统戏曲的演员 （尊龙演） 飘洋渡海

到美国寻 “梦”， 结果在西部卖身———

当苦力修筑铁路， 孤苦伶仃中在夜深人

静时以唱戏练功排忧解愁作为精神支

柱。 这一举动影响了他的工作伙伴 （马

泰演）， 要求跟随习艺， 两人相扶相持，

更加懂得了苦难中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精

神财富。

剧长一个小时， 尊龙一个人几乎从

头至尾一直在台上 ， 他的台风 、 节奏

感、 干净利索的动作、 一丝不苟的敬业

态度，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精雕

细磨了近两个月才排出来， 一九八一年

春天在纽约下东城的 Henry Street Play

House 实验剧场演出。 上演后 ， 编剧 、

导演、 演员都被内行和重要媒体表扬肯

定， 可以说尊龙是第一位将京剧融入西

方舞台剧的中国人。 我亲眼目睹了作品

诞生的整个过程， 尤其是科班出身才可

能有的对舞台表演艺术的一颗纯然、 诚

挚、 专注的倾心。

那段时间跟尊龙接触得多， 他待人

也同样诚挚 、 纯然 ， 我们成了可以促

膝谈心的朋友 。 那时我才知道他出生

在香港 ， 是弃婴 ， 父母是谁他不清

楚 ， 但相信自己可能是混血儿 。 小时

候被有残障的女人当孤儿领养 ， 以此

得到政府领养补助金为生， 小时挨打受

骂属家常便饭； 结果十岁被送去了粉菊

花的春秋戏班习艺， 又是一段吃尽苦头

的经历。 中国人向以龙为贵， 所以干脆

起姓尊、 名龙， 尊为龙、 龙为尊， 希望

出人头地。 果然， 十七岁时他幸运地遇

到贵人 ， 得到赴美国求学的机会 ， 起

英文名 John Lone， 在美国打工维生之

余一直在找机会到影视界发展， 他有语

言天赋， 英语之外， 上海话、 广东话、

普通话都流利且标准， 吃苦耐劳， 争取

到了一些小角色。

一九八二年， 我舞团在纽约有年度

演出， 我创作了男女双人舞 《雪梅》， 请

尊龙客串参加， 我扮演梅， 他扮演雪，

可以施展他得心应手的传统戏剧表演特

长 （上图为该剧剧照）。 此外， 压轴舞蹈

《四季》 中请他扮演无论春夏秋冬永远不

停在向前行的 “人”。 他有惊人的领悟

力， 排练极其投入， 给舞团其他团员立

了个好榜样。 他平时待人接物谦卑又温

柔， 他的俊美、 风度翩翩和表演才华，

让舞团男男女女不约而同地为之倾心。

这段愉快的合作让我们结下了 “缘”。

我以为尊龙表演得最突出的电影是

一九八四年首次主演的 Iceman， 电影里

饰演没有对白的原始人， 扮相特异且丑

陋， 但演技十分精湛。 可惜票房平平，

没有被太多人关注。

之后， 因为尊龙出演 《龙年》， 获

著 名 意 大 利 导 演 Bernardo Bertolucci

（贝尔托鲁奇） 赏识， 邀他演出 《末代

皇帝》， 尊龙完美而有层次地诠释了从

天子到平民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传奇坎

坷的一生。 一九八七年， 《末代皇帝》

横扫奥斯卡， 夺下最佳影片、 导演等九

项大奖， 尊龙更因此片入围美国金球奖

剧情组最佳男主角， 成为唯一获得金球

奖两次提名的华裔演员， 这部电影亦奠

定了尊龙在国际影坛上的重要地位。

虽然成了国际巨星， 但他依然故我

朴实地生活。 正如他自己经常讲： “我

没家， 没父母， 没名字， 没读书， 没童

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不懂， 只能老

老实实做人， 尽量对人好。” 经济条件

好了之后， 他的律师建议他由布鲁克林

搬到曼哈顿住， 日后买的房产也可以当

投资养老。 结果他在曼哈顿面对中央公

园的最佳地段买了一套公寓， 那里离林

肯表演中心很近， 附近有个挂着一条金

色巨龙作全店装潢的中国餐馆 “胜利”，

他喜欢去， 我开玩笑： “倒像是自家餐

厅， 尊为龙、 龙为尊。” 他面露得意地

笑了笑。 我是林肯中心的常客， 也成了

他家和 “胜利” 的常客。

一九九二年 ， 电影 《霸王别姬 》

（ Farewell My Concubine） 开始筹拍 ，

由徐枫监制 、 陈凯歌执导 ， 内容是描

述伶人程蝶衣对国粹艺术的执著 ， 进

而投影出历史与文化在大时代的演变

下 ， 造成的激荡与人生悲欢 。 电影剧

本是根据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

改编 。 尊龙受邀扮演程蝶衣后兴奋不

已 ， 推掉很多片约 ， 他认为程蝶衣这

个角色简直就是为他而写的 。 中文他

是文盲 ， 要我给他读剧本 ， 念原著 ，

请我的贴心朋友高友工教授给他分析

角色和剧情 ， 甚至已经跃跃欲试开始

复功了 。 但就在摩拳擦掌的节骨眼

上 ， 尊龙觉察事情不妙 ， 知道我跟监

制及导演相识 ， 希望我能去帮他摸

底 、 解围 。 我专程见了陈凯歌 ， 他开

诚布公当面告诉我 ： “从导演的角度

当然希望要用尊龙 ， 国际知名度和影

坛地位其他中国演员无法企及 ， 而且

我对尊龙的演技有信心， 更加上他是传

统戏剧科班出身 ， 哪里去找更合适的

演员演程蝶衣 ？ 但作为监制她有她的

想法， 总而言之在预算上能够省一点就

省一点， 这一点我无法去改变她。 相信

我， 我争取过， 但十分无奈， 全都是拿

芝麻绿豆的小事在说事搪塞， 片酬上他

跟另一个演员比， 相差太悬殊了。” 当

时陈凯歌并没有告诉我监制属意张国荣

演程蝶衣， 但要我替他传话：“请你转告

尊龙 ， 我本人十分抱歉和遗憾事与愿

违， 但监制出钱， 出钱人有话语权， 导

演无能为力。” 尊龙无疑十二万分失望，

眼睁睁地看一个非己莫属的角色鸡飞蛋

打， 更令他感到委屈冤枉甚至气愤的是

媒体上飞短流长、 消息不断， 视乎尊龙

是个难缠的 “大明星”， “耍大牌”， 剧

组惹不起……

所幸的是黄哲伦写的 M. Butterfly

（蝴蝶君） 舞台剧取得了成功， 一九九

三年改编成电影， 请尊龙主演。 他在电

影中亦男亦女， 台上台下俊美无双。 但

由于角色和剧情都不可思议的离谱， 所

以演得再好也不能改变我质疑故事的可

信度。 《蝴蝶君》 从导演、 编剧到演员

都是顶尖卡司， 宣传做得很大， 遗憾的

是最后票房、 口碑、 影评都欠理想。

对于失之交臂的电影 《霸王别姬》，

尊龙绝口不提。 《末代皇帝》 和 《蝴蝶

君》 两部好莱坞大片给他进军国际影坛

作好了铺垫， 一时之间他风光无限。 记

得九十年代中期， 他在香港要去中国银

行的顶楼 “中国会” 参加一个庆功宴，

邀我作他的嘉宾和舞伴， 那天我要在香

港舞团彩排新节目， 告诉他很晚才会收

工。 他说 “没关系我等你就是”。 其实

我根本没有搞清楚是什么性质的场合，

收工后匆匆赶去 ， 结果尊龙看到我进

来， 马上给我领到主桌， 介绍完后， 要

我在他身边坐下： “这是给你留的， 快

吃 ， 一定饿了 ！” 梅艳芳在一旁起哄 ：

“这么久他都不让别人坐这个位子， 说

是要等他最重要的朋友， 原来是你啊！”

在场的其他人哄堂大笑。 我离开演艺圈

久矣， 对其他在座的人不熟， 但记得张

国荣毕恭毕敬要求跟尊龙合影， 《霸王

别姬》 影片获得巨大成功， 在海内外都

风靡一时， 张国荣也有口皆碑地扮演了

程蝶衣一角。 拍照时， 两位巨星勾肩搭

背笑得灿烂！ 我知道背后的故事， 留意

观察 ， 剎那间我觉察到了挂在尊龙眼

梢、 嘴角的一股说不出来的劲头。

尊龙科班出身， 当然对舞台念念不

忘 ， 也老惦着演跨度大的角色 ， 可以

发挥他的演技和功底。 他的窝在纽约，

和我生活工作的大本营是同一个城市。

平时生活中尊龙是一个孤僻的人， 来往

的朋友极有限。 一天， 他一本正经地跟

我讲： “你对我最了解， 舞台上我擅长

什么， 能够做到什么， 你都一清二楚，

不如你给我写个剧本吧， 可男可女可老

可少可舞可唱， 怎么样？ 把我的十八般

武艺统统亮出来过过瘾。” “这个我得好

好想想。” “你写剧本， 我们合导， 我演

一号， 最近纽约莎士比亚剧院负责人在

试图说服我， 给他们搞部有创意的舞台

剧。” 我一听是莎士比亚剧院邀约， 那可

是我最钟意的机构， 马上兴趣来了。

经过三番四次的修改， 约半年后我

完成了专门为尊龙量身打造的一出歌舞

戏剧 《回转 》 （Turn Around） 初稿 。

剧两幕七场加尾声。

第一幕阳间 （他扮演男人）； 第二

幕阴间 （他扮演女亡魂）。

尊龙是自爱自重但内心又十分自卑

脆弱， 复杂又神秘、 任性又孤傲， 不易

琢磨的千面人， 既然给他写， 在剧本一

开场就要勾画出他本人的性格特征。 这

是我写的男出场的第一段独白：

男： （似自语又似对观众） 无光 、

无象、 无音、 无色的混沌给了我， 一个
我 、 四个我 、 七个我 、 十个我 。 我 ，

嗯———又不是我， 是他 （指脚边的一堆

骷颅）， 是你 （指观众， 然后连忙摇手）

不， 不是你。 （在地上捡起一骷髅， 放

在脸前） 不是他。 （移开骷髅） 是我，

混沌给了我！

有了初稿， 下面讨论起来就有迹可

循 ， 尊龙告诉我莎士比亚剧院兴趣浓

厚， 希望纳入下年度计划中。 事情有了

眉目， 我工作得更是废寝忘食了。

尊龙发现他拍戏之间有几周空档 ，

建议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将剧本定稿并

讨论出导演方案。 离开瑞典首都斯德哥

尔摩不到两小时路程的猞猁岛， 永远是

我创作的最佳环境， 于是邀请尊龙去那

里， 在不受任何干扰的地方工作。 我们

一家在机场接了尊龙直奔猞猁岛， 到了

大自然中 ， 他欢天喜地 。 主屋简单朴

素， 但平日生活的设施一应俱全。 他和

比雷尔也认识有段时日了， 比雷尔对人

永远一视同仁， 所以尊龙特别放松， 可

以完全做自己。

我们完全即兴工作， 在树林中散步

可谈， 躺在海边大石上晒太阳可讲， 在

海上、 壁炉旁、 客厅里、 饭桌前两人都

思如泉涌 ， 时不时还可以比手划脚一

番， 艺术创作上碰撞产生的火花， 使效

率和成绩都超过预期。

仍然记忆犹新的是那年瑞典缺雨

水， 我们家虽然打了五口井， 但干旱来

时用水必须小心谨慎。 尊龙哪会清楚缺

水是什么意思？ 每天早上起来先在浴室

淋浴， 淋浴时又歌又唱， 民歌、 京戏、

越剧、 时代曲、 小调， 轮番自得其乐地

唱。 比雷尔听得心急如焚， 喊话里面听

不见， 忍不住去敲浴室门： “John 已经

四十五分钟了， 你再洗下去， 我们家的

水泵要停啦！” 尊龙忙关水龙头， 裹着

毛巾冲出来， 惊慌失措的有如小孩犯了

错， 站在那里一脸的尴尬和歉疚。 几天

后， 回家的途中， 我们习惯在乡间的大

棚中买花和新鲜果蔬带回城， 尊龙买了

大棚中最大最美的一篮花送给我们。

剧本在岛上边讨论边改， 顺利定稿

了， 尊龙也同意下一步该找人翻译成英

文好给剧院看。 我在瑞典物色了一对夫

妇翻译， 他们对于剧场格式和术语不熟

悉， 但有我在， 很顺利地完成了英译。

英译完成后我回到纽约， 尊龙突如

其来地在电话中兴奋地嚷嚷： “啊———

我终于找到了 ， 遇到了 ， 得到了———

爱！ 爱真好……” 整通电话全是爱， 一

连串。 这么多年以来可是我第一次听他

说 “爱” 字， 印象中， 他的一生从没有

爱过， 也没有得到过爱。 而我怕提醒、

触痛他的伤痛， 平时在他面前也绝口不

提爱。 他这满嘴的爱、 满心的爱、 满脑

子的爱， 反倒是吓了我一大跳， 当然，

也为他高兴， 为他庆幸。

以后那段时间 ， 尊龙和 Y 常到我

SoHo 家来玩 ， 他们像两个纯真的孩子

打打闹闹， 又像新婚燕尔的两口子， 心

心相印、 满眼是情， 分分秒秒愉悦地荡

漾在春风里！

当时尊龙全世界飞， 我要他负责跟

剧院约定时间谈 《回转》， 结果几周之

后他人才会在纽约， 他跟剧院约定了日

子， 说好几周之后我们一起赴约。

不料， 约会的前一天， 尊龙突然给

我打电话， 说自己不在美国要我独自赴

约。 我清楚地知道， 剧院看重的是尊龙

的知名度和号召力， 才会特别主动， 我

一个人去很有可能碰软钉子， 弄不好这

个项目会无疾而终。 我告诉尊龙我的顾

虑时， 他完全听不下去， 几乎不耐烦地

说： “反正我什么都顾不了！” 我生气

地回他： “那你就负责取消约会， 总可

以吧！”

约会他有没有取消， 我不知道， 我

知道的是自此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

音， 见到过他本人。

没多久， 倒是 Y 打电话跟我约， 到

我家来看我， 我才意识到尊龙不能赴剧

院约， 是跟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有关……

之后我越想越不放心， 担心出意外， 也

心疼尊龙 ， 但是打电话去电话号码换

了， 跑去他家人搬走了， 去 “胜利” 餐

馆说他久违了。 尊为龙、 龙为尊， 他的

自尊心、 他的职业操守、 他的歉疚感、

他的孤傲和任性都不允许他作任何解

释。 我想他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和

面对 ， 而选择了逃离 ， 诚如他自己所

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不懂。 其实我

找尊龙唯一希望能够跟他讲的是： 现在

我敢确定你爱过， 也被爱过， 这是你一

直想要的， 不是吗？ 有爱就有痛苦！

尊龙消失了， 专为他写的 《回转 》

只能转回———无疾而终。

屈指一算， 尊龙在我视野中销声匿

迹有二十余年了 。 这些年来一直在纳

闷， 他是名人又是大明星， 公众人物在

网络年代不容易隐藏， 怎么可能无影无

踪了呢 ？ 惦念他时曾经打听过他的踪

迹， 也都渺无音信。 前个时期几乎想写

《尊龙你在哪儿？》 一篇寻人启事又祝福

他安好的文章， 但思绪万千很难提笔。

不料， 最近在报章上看到他在洛杉

矶参加友人宴会的照片和一篇报道， 其

中一段：

十多年前， 尊龙曾在加拿大的原始
森林里认养了两棵千年古树， 并把他们
称作祖父祖母。

起初旁人不懂他为何如此， 尊龙就
说只有在古树面前， 身为孤儿的他， 才
是有根有寄托。

看后感触良多： 尊龙选择了偏离航

道， 过属于自己的隐居生活， 并能主宰

自己的命运， 是充满勇气而独立特行的

选择。 希望他活得快活， 像一片云、 一

阵风， 云来风去自在自为， 永远保留那

颗诚挚、 纯然的心！

试给他写一首诗：

爱

可以爱树， 可以爱人

可以是红雪， 可以是白血

相信赤诚和纯白

聚有时， 散有时

都一样

雪梅， 梅雪

回转， 转回

都一样

龙为尊， 尊为龙

永远都一样！

2021 年 12 月 2 日于瑞典

（囿于篇幅， 本文略有删节）

金陵生小语


